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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逸/文

我与江一郎先生并无交集。却神交
已久。
从头算来，也只见过三次面，严格

意义来说，只见过一面。因为第一面，
是根本不知他何许人也，擦肩而过；第
二面，算是对了一两句无关紧要的话，
等到第三面相见时，斯人已作古。人生
就是这般无常。
一郎比我大上一轮吧。记得在 1992

年左右，我读高中，一个同学是发烧
友，好音响，好淘碟。那时这些东西对
我这个农家子弟来说，无异是烧钱的
货。但同学老爹是广电系统的，自小耳
濡目染，喜欢捣鼓音乐器材这些玩意
儿。有天晚上，我们在人民路逛街，当
时的人民路就是商业中心，熙熙攘攘。
从东至西，店铺鳞次栉比，书报摊、服
装店、葱包店、馄饨摊、游戏厅、台球
室铺满大街。每隔一段路常有音响店开
得震天响。一首毛宁的《涛声依旧》能
唱到月落乌升，一曲甄妮的《鲁冰花》
能听得满目凄凉。
偶然间陪他走进了西头尚书坊的一

间音响店，就见到了那个打扮怪异的黍
蜀。身长肤白，浓眉大胡，长发披肩。
旁人问之，说得头头是道底气十足，声
若洪钟。那店里卖的好多都是外文黑胶
碟片，据说是原唱进口的，啥低音炮高

音炮的，俺不懂。跟着同学随便转了一
圈出来。也不知他的名字，只记得那个
长得极为特别的大胡子。
然后读了很多书，然后入职工作。

偶然从同事口中知道了那大胡子叫江
健，听说很爱写诗，像我一样（其实应
该是我像他还差个十万八千里！）。原来
他就是温岭那个很有名的诗人江一郎。
之后，便陆陆续续地从报刊、杂志、诗
选中读到他的诗。真的很惊讶，在我们
这个小城，居然有如此才情的诗人，就
像武侠江湖上的金庸和古龙。当时读到
的江一郎，简直比古大侠笔下的萧十一
郎还要震憾。我第一次读到的，或就是
十多年前的那首小诗吧：
在岩洞听音乐
我的耳朵要是这岩洞内一枝野花多好
远离浊世的喧嚣
只听美妙的音乐，仿佛来自天上
山风般吹过
山泉般淌过
做不了花朵，做一蓬野草也好啊
在摇曳中聆听，在聆听中
绿着，慢慢枯黄
写得真美妙，通感，拟人，飘逸。

如听天籁，如坐春风，就感觉“此曲只
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了。这样
的手笔，几可与白居易《琵琶行》中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
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有得
一拼了。后来，听说他获得了首届华文
青年诗歌大奖，人民文学诗歌大赛一等

奖，也是实至名归。慢慢地，抄了他的
很多诗，细细品味。《在兴福寺》《断
枝》《清晨》《再见春天》《母亲》《老
了》⋯⋯都是名诗。唐朝的张继、张若
虚、崔颢，就凭一首诗即可名传千古，
一郎兄手有余粮，足矣。
我特别喜欢那首《在兴福寺》，诗

里的光影、人物、意象像电影镜头一样
自由切换，纳大千于须弥，通篇充溢着
一种悲悯济世的情怀，在无尽的苍凉中
展现出一抹生活的亮色，让人动容。
在兴福寺
这是一个初冬的傍晚，夕光里
树上的叶正在飘逝
但麻雀飞来，落在寺内一根石柱上
那儿撒着一把米
啊，那石柱上撒着一把晶亮的米
在冷清的暮色里，那就是
一粒粒的光，暖暖地跳跃
麻雀继续飞来，扫落叶的僧侣
在落叶后悄悄隐去
这一刻，我眼中蓄满泪水
这一刻，我仿佛就是一只麻雀
飞临苍茫的人世间
霜风里，暮色中，一个怯懦者
眼中蓄满泪水
苍茫的人世间，脚下这块土地
还不曾被风吹凉
在 2014年，听我那调皮聪敏的小侄

女说在江一郎那里学作文，我说“很好
啊”。当时也很想去看一看，讨教讨教，
却是琐事缠身，未能成行。不久，我那

小侄女在当年那届的东海诗歌节全市少
儿短诗大赛上，居然得了个一等奖，真
是“名师出高徒”啊。
真正与他相见是在 2015年的 2月

份。那时快过年了，文沁公园里正组织
市里的书法家开展写春联活动。我也凑
趣赶来。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那个不修
边幅的江一郎。一副黑边镜，长发及
胸，胡子半白，外穿黑夹克，白绿色线
衫底外翻，兜里叉着手，在观人写字。
纵然二十多年未见，纵然只见一面，我
还是一眼认出了他。这般行头，举世无
俩。活脱脱像大侠，八袋大侠，不，是
《天龙八部》 里的萧峰大侠，须发翻
飞，更何况书中也常得见真容啊。我随
即如粉丝般地掏出手机“喀嚓”一下拍
了一张照片。他浑然不觉，正有一搭没
一搭地和写字熟人闲聊。温岭文化界也
就这么大，不熟倒是白混了。我对他笑
笑，凑近一边问，那个写字的人是谁
呢？“他呀，温岭最有名的书法家，某
某某，写字一流！”他也人来熟，声音
还是那么爽朗，中气十足，“我也打算
让他写副对联贴在家里呢。”我问他何
内容，以为是珠玑妙句，听得却是平常
俗语，静坐家里，求福平安什么的，嘿
嘿，大诗人也有如此入世一面啊。便转
一边看人写字去了。毕竟这回溜出班来
最重要的还是学高手笔意。文章之事，
待有空再讨教讨教罢。当日，选拍了一
幅叶敏千老师写的“春风一拂”四字。
居然，与江兄再无机会，真的只是萍

水，一拂。
后来，听说一郎生病了，听说去上

海了，又听说回新河了。不知境况如
何，却隐觉不妙。直至 2018年 2月 5
日，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了江一郎先生
离世的消息，心中痛悼。

2月8日上午，在告别仪式上，又一
次见到墙上那张陌生而又熟悉的脸。长
发，大胡，平淡从容，笑看人世。这是
我第一次特意赶来，给一个非亲非故的
人送别。谨让我以诗歌的名义，向大哥
致敬！
“小李飞刀成绝响，世间再无江一
郎。”有网友说得好：“不知道是先有江
一郎，还是先有诗。在这个物欲横流的
世界，有的人把生命奉献给了诗，于是
生命就成了诗。”一郎的诗，就像一把薄
薄的手术刀，剔开人性的丑恶与虚伪，
还原出灵魂中深藏的本真来！俯首在低
处，甚至更低，身处卑微，与草根同
在，歌颂细小的生命，一首首诗歌，不
知温暖、感动和润泽了多少颗心。读他
的诗，不管身处何境，都会让我们想
起，这世间的光亮和美好。
在我心中，温岭有两座文化高峰，

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是无可替代的，一是
书法家野萍，二是诗人江一郎，都是值
得一辈子去追随的。“渭北春天树，江东
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而
今，斯人已去，天上人间。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江湖
辽远，山长水阔，先生千古！

一面

张明辉/文

从黄龙下山，我们驱车两个多小时
来到九寨沟县漳扎镇，入住离景区不远
的梵山丽景酒店。
次日一早，步行八百米前往九寨沟

景区，游客们须坐观光车游览。事先，
狼领队已为我们规划好行程。诺日朗是
中转站，左线最远是长海，右线最远是
原始森林，海拨均在 3000米左右。因原
始森林站下车深入的时间较长，故临时
放弃，下一站是天鹅海。
我们坐观光车抵达右线的第三站箭竹

海，然后下车徒步。同行的羊羊出发前担
心穿的衣物较少，不够御寒，担心还是成
为事实。羊羊打了个响亮的喷嚏。我说，
出太阳就好了。我们沿着箭竹海的环形栈
道去往瀑布，在前方的路口遇见同队的胖

子，他正独自摆弄着无人机。
事先听观光车的导游介绍，箭竹是

大熊猫喜欢的食物，湖岸边分布很广，
因而得名“箭竹海”。天蓝得纯净，飘着
白云，阳光投射在对面的山顶，令人心
旷神怡。四周群山环绕，空气稀薄，面
对冷寂的湖山，有一种静谧之美。
环形栈道是一条绿植遍布的偏僻小

径，循着水声不远，便看到了指示牌。
在藤蔓盘绕的一角拐入，一道两三米高
的瀑布映入眼帘。越往里走，水流越
急，十几道瀑布一字形排开，如长练，
如布匹，奔涌着，溅起雪浪。
水雾迷蒙的栈道有些潮湿，珍珠

梅、小檗的红果在枝头探头探脑，不远
处就是熊猫海。熊猫海因大熊猫经常在
此处出没而得名，它跟九寨沟大部分海
子一样是冰川堰塞湖，通过第四世纪冰
川遗留的冰碛物堆积与钙化作用形成。
在夏秋季，雨水充沛，湖水就会溢出形

成瀑布；初夏枯水期则水位下降，大片
金黄色钙化的沙滩裸露在外。现在是丰
水期，故湖水充足，湖面幽蓝、深邃。
接下来步行至五花海，因有环湖栈

道延伸，这里人气最旺，满足了游客拍
照的欲望。近处的水滩清浅，色彩较
淡，越往远处，湖水深蓝。湖底的钙
化、藻类的生长以及太阳光对湖水的折
射和反射，幻化出鹅黄、翠绿、墨绿、
天蓝、深蓝、藏青等各种色调。青山、
白云倒影在碧水中，水草摇曳、枯枝横
斜，水中细条形的湖鱼历历可见。
沿着溪流的方向下行，如同奔赴一

场流水的盛宴。在五花海下游约 500米
的地方，日则沟与南日沟的交界处，有
一处坡度平缓、长满灌木的浅滩。起初
流水舒缓，然后经过 21米的落差、162
米的幅度，流速加快，珍珠滩瀑布更显
气势磅礴了。激流卷起巨大的浪花，如
万千珍珠倾倒，沿着光滑的石壁直流而

下。这里是九寨沟最典型的组合景观，
也是电影《西游记》拍摄的取景地。
在大多时刻，九寨沟的水是宁静

的，并无多少波澜，比如在珍珠滩瀑布
下游的镜湖。水面光滑如镜，纤尘不
染。山的倒影使湖水更青，天空的倒影
使湖水更蓝。白云在湖里飘浮，明镜似
的湖面如太虚幻境。
回到中转站诺日朗已是午后，我们

搭坐前往左线的电瓶车前往长海，那里
海拨 3010米，是左线的顶端。跟镜海一
样，长海的湖水深蓝，更光洁、明亮。
胖子的无人机在湖上盘旋，旷野和湖水
都将被摄入镜头，然后制作成一个个如
画的小视频。一阵阵秋风拂过，湖岸的
树丛碎叶摇曳，耳畔传来清翠的鸟鸣，
如此甜美，如此悦耳！
下行进入则查洼沟，就能够看到五

彩池，这是九寨沟最小的池子，色彩却
最为丰富。上半部呈碧蓝色，下半部呈

橙红色，左边呈天蓝色，右边呈橄榄绿
色。湖中生长的藻类丰富，高度的钙化
导致色彩各异。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彩
池明艳动人。
到达诺日朗瀑布已是下午三时，远

远的便听见激昂的水声。最初知晓这个
名字与诗人杨炼的代表作《诺日朗》有
关，这首长诗没有写到瀑布，却由若干
单元组成，意象繁复、绵密，用《日
潮》《黄金树》《血祭》《偈子》和《午夜
的庆典》五个相对独立的篇章“寻根”，
追溯生命的源起。其实，生命之水何尝
不是人类的源头？诺日朗从藏语音译为
男神。诺日朗瀑布高 24.5米，宽 270
米，意为雄伟壮观的瀑布，是中国最宽
的瀑布。
从高山到峡谷，从春夏到秋冬，这幅

流动的壮丽画卷，历经寒暑，从高处跌
落、抛洒，在迷雾中蒸腾，如蛟龙般奔流
不息。我凝视着它，惊叹于它的瑰丽！

九寨沟的水

江鑫荣/文

“才几天不见，怎么就颓废成这个样
子了。”纪凡看着坐在面前的薛承，仔细
打量了一番。
薛承摸摸自己的脸庞，神态有些疲

倦地说：“可能是晚上睡不踏实，做梦太
频繁了。”
纪凡笑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

梦。”
薛承叹道：“这件事若一天不解决，

这肚子里就多憋一天的火。”
纪凡马上说：“我一直派人盯着呢，

不过还没有新的线索，这两人干的都是
平常该做的事情，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真够沉得住气的！”薛承叹了叹
气，显得十分无奈，他忽然想到什么似
的，眼神充满疑问，“不会是你派去的人
被他们察觉到了吧，所以做样子给你们
看。”

“应该不会，我雇的都是专业人
士。”纪凡继续安慰道：“经过调查，这
两人也就是平常人，缺乏反侦察能力，
你就放心吧。”
“果真是这样倒也好说，大不了就跟
他们一直耗着，我就不相信这狐狸还没
有露尾巴的时候。”
“对！我也是这个意思。反正事情也
发生了，不要太焦躁。俗话说欲速则不
达嘛！”纪凡安慰道。
“你说得在理，不过我还得提醒你一
下，你要叮嘱那几个盯梢的一声，千万
别马虎，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薛
承笃定地说：“我担心时间一长，容易让
他们产生消极心理，必须要不断提醒他
们才行。”
“得令！薛总！”纪凡道：“他们都是
专业人士，有职业素养，不会随便糊弄
我们的。”
“我就不相信对方是千年王八，一直
趴着不动。”薛承一脸恨恨地说。
“王八？”纪凡大笑道：“你今天过

来，不会就为了这件事而来吧。这种小
事，你打个电话过来便可，我自会详细
向你汇报喽，何必要劳烦您大驾一趟
呢。”
“确实还有一事弄得我挺纠结的，我
过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薛承说。
“总公司的事？”纪凡反问。其实祁
阳分公司发生的重大变故，早就传进了
纪凡的耳朵里。他替薛承感到担忧，但
他没有刻意去安慰他，因为他觉得一个
男人遭遇到事业危机，并不是得到一方
安慰就能解决的。作为朋友，作为兄
弟，能做的就是随时待命，为他伸出援
助之手。其次，他跟薛承从事不同的行
业，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他觉得瞎出主
意，会害人害己。而且，他是深深了解
薛承的为人，他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绝不会接受朋友援助。他这种年少得志
的人，有时候就会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
里。
薛承深吸一口气说道：“算是吧！困

扰我也有段时间了。”

“我听说你们公司的近况很不好
啊。”纪凡轻声说。
“屋漏偏逢连夜雨！”薛承叹气道：

“这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打得
我措手不及。”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只管开口。”
纪凡说。
薛承用手掩面搓了搓，神情显得很复

杂，“我以前的心态是成天像根琴弦一样
紧绷，这事情反而理得有条不紊。如今真
闲下来了，脑子就开始胡思乱想了。”
“你这是要我帮你捋一捋吗？”纪凡
问。
“是需要一个人帮我理理头绪了，不
然我困在迷宫中就很难走出来。我现在
心乱如麻，也无法客观地去判断一件
事。假如再走错一步，就怕万劫不复
了。”
纪凡说：“那我洗耳恭听。”
“自从总公司派人进驻分公司后，我
的权力也被架空了，分公司拥有的一切
手续他们有，分公司没有的手续他们也

有。如今公司在管理方面没有我们的
事，对外投标更是没有我们的份，我和
亦双倒成了俩吃闲饭的！”薛承发牢骚
道。
“叶潇绝对不会让你们安逸地待在公
司里，肯定会想方设法赶走你们。”纪凡
断然道。
薛承苦恼地说：“叶潇就是这样盘算

的，目前的形势也一步一步地按着他原
先计划好的进行着。”
“你们这不是坐以待毙么！”纪凡怒
道。
“现在的我，确实有种被人绑在案板
上任人宰割的感觉。如今的叶潇深不可
测，实在不好对付！”薛承自嘲道，情绪
却是一落千丈。
“你就这样认怂了？主动言败可不像
你的作风。”他认识薛承这么久，从来没
有见过他会屈服某件事或某个人，此
刻，他的心里也悄然生起一股隐隐的担
忧来。

（未完待续）

绝处逢生第三十章

柳暗花明（上）

人间来过亦不过如此

。

—
—题记

●

冰逸

用笔蘸满血液写花草

，写牛羊

写山川

，写寺院

写一只小鸟在吃米

，写蚂蚁搬家

写一片雪花为什么会飘落下来写母亲

，写妻子

写情人

，写乞丐

写故乡和车站写春天和露水血干了

，便

抽一根肋骨当火把却将自己熊熊燃烧那是一场令人痛心的消防事故你就是一座堆满枯柴的老宅任谁都扑救不及大火中我仿佛看见一颗星星毕栗飞出

，直冲天际

山中尚有雪花六瓣

，梅香一朵

人间

，盛有好酒半碗

唐诗两盏我都将为你一一尝尽

辞
句
：

致
江
一
郎


